
2024.5.19星期日
责编/王欣 美编/谭希光 文检/杨艳萍A08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我那倚拐守望村头的母亲我那倚拐守望村头的母亲
王京波

奇山所军事指挥机关奇山所军事指挥机关
应该叫应该叫““所厅所厅””
彭守业彭守业

怀故人怀故人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皇帝朱
元璋准奏设立“奇山守御千户所”。奇
山所成立后，修建了“周两里，高二丈，
门四，楼铺十六，池阔三丈五尺，深一
丈”的城池，称为“所城”，驻军满员应为
1120人。那么，明朝时奇山所的军事
指挥机关叫什么名字呢？

1983年，《烟台文史资料》第二辑
上刊登了张星坡先生的文章《烟台奇
山所往昔忆》。该文写道：奇山所的军
事指挥机关所厅位于北门里，即现在
所城里东北角的永发胡同一带，遗址
早已不存，已建平房若干。张星坡先
生是明朝奇山所副千户张升之后裔，
出生于民国初年，世居所城里，上学时
喜读史书，对乡土掌故尤感兴趣，常向
长辈和知者求问，下学后曾参与族里
和村里的政事，又担任过北门里村（所
城里四村之一）自治会会首。他对奇
山所城的了解颇深入，这也是我第一
次看到涉及奇山所指挥机关名称的文
章。后了解到，所城张家居住在永发
胡同一带的老人称这里为“所厅家”，
我分析“所厅家”的意思是：在原所厅
遗址上建的房子。

后来，我在采访所城刘家二十世
孙、人称“烟台通”的刘树厚老人时，刘
老也称奇山所指挥机关是“所厅”。许
是先入为主吧，此后一段时间，我比较
认可“所厅”的叫法。

不过，不久后有所城张家的先生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奇山所军事指
挥机关叫“所城衙门”，简称“所衙”，而
且称位于所城里西北角的张氏宗祠，
明朝时就是“所城衙门”。前几年，他
们自己做了一块牌匾挂在张氏宗祠大
门口，宣称这就是始建于明朝宣德六
年的“千户官衙”。将建于清朝时的张
氏宗祠说成是明朝奇山所指挥机关，
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同时我也不
能接受奇山所指挥机关叫“所城衙门”
的说法：“衙门”是封建社会县以上官
府办公场所，奇山所是军事机构，怎么
能叫衙门呢？

后来，我写了《张氏祠堂是原奇山
所所厅吗》一文发表在2014年7月22
日的《烟台晚报》上，文章列出多条理由
证明张氏宗祠根本不可能是明朝奇山

所指挥机关。从文章的题目看，我当时
是肯定“所厅”的叫法而否定“所衙”的。

所城刘家的一位老先生也不同意
“所衙”的说法，但他认为应该叫“千户
府”。这个说法我同样不能接受：“府”
是过去达官贵人的住处，“千户”是奇山
所的最高指挥官，当年所城即使有“千
户府”，也应该是奇山所千户的官邸，而
不可能是指挥机关。

又有在《芝罘历史文化丛刊》上发
表的关于奇山所的文章中分析认为，奇
山所的指挥机关应该叫“署”。民间俗
称“千户衙门”，但民间称呼本来就不一
定准确。

说法一多，我自己也拿不准了，后
来我就这一问题请教了包括大学明史
教授在内的多人，都没有明确答复。之
后，我再写关于奇山所的文章时就谨慎
了，不敢称“所厅”，而是笼统地称为“奇
山所指挥机关”。

去年年底，我应邀为威海市南郊
的长峰村编修村志，为了编写一部有
价值的志书，我翻阅了《威海市志》及
不少涉及老威海市历史的刊物。威海
市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的《威海记忆》第三十三辑刊发
的耿祥星先生的《威海卫职官变迁》一
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说：根据康
熙及乾隆《威海卫志》记载“威海卫辖
左、前、后三个千户所。左所、前所无
专城，所厅附卫治。后所即百尺崖所，
有城，所厅置所城内”。文章明确地
说，威海卫下辖的三个所城的指挥机
关是“所厅”。

我打电话给《威海记忆》编辑丛
领滋老师，询问这是耿祥星先生的个
人说法呢还是康熙及乾隆版《威海卫
志》有记载呢？熟知威海卫历史的丛
老师很肯定地说，《威海卫志》里有关
于三个所厅的明确记载。随后，丛老
师给我转发了乾隆版《威海卫志》关于
三个所厅的文字图片。

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威海卫下辖的所机关叫“所厅”，
那么奇山所指挥机关也应该是“所
厅”，而不可能是“所衙”“千户府”“所
署”或其他名称，40年前张星坡等人的
说法是正确的！

母亲在世时，周末我肯定回
家，心里总感觉回到母亲身边才
是家。

几乎每次，我从公交车上走下
来，都会远远看到村头的母亲向西
眺望、倚拐踽步的身影。人到中年，
还有老母亲时刻牵挂着你，那份甜
蜜、那份喜悦、那份珍贵，人生难
得。记得父亲在时，有父亲在街头
坐着小凳等我回家；父亲走了，换上
母亲依拐踽步的影子。现在父母都
走了，我偶回老家，走近村头就禁不
住眼角盈泪，一种孤凄蓦地攫取心
头，我那倚拐踽步，见到儿子就戳拐
喜不可支的母亲呢？

母亲去世得很突然，是半夜发
病。当我跟着急救车赶到母亲身边
时，母亲只有喘息的声音，已失去了
意识。第二天，母亲安详地走了，那
是2009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享
年82岁。母亲去世时，没有顾盼簇
拥在身边的七个儿女一眼，没来得
及跟一个儿女说上一句话。

母亲19岁出嫁，共生育我们兄
弟姊妹八个，有一个大哥早早夭
折。父母是以在炕头上找人、在饭
桌上点数的方式抚养我们的。父母
两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我们
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还要赡养我
年迈的奶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当年母亲在生产队干义工是
八成劳力，但包工却能拿到十成的
工分。夏忙拔小麦，秋忙撬玉米，
农田的任何粗活，母亲不亚于生产
队的男丁；生产队安排妇女往农田
里送粪，母亲自己摸黑起来，弓腰推
着满满一木车积粪，颠簸在坑坑洼
洼十几里山路上，早上一趟，上午两
趟，下午两趟，这样一天下来能挣十
二个工分，生产队的壮劳力也不过
如此。

白天忙累了一天，晚上母亲也
不能歇息，一家老小十个人那么多
的事，这个孩子哭着要缝裤子，那个
孩子闹着要钉扣子，还有大堆衣服
需要浆洗。母亲那时一年四季能够
歇息的时间很少，临近春节，生产队
放假，但家里还有大堆的孩子等着
母亲的付出，七个孩子每人一套过
年的新衣新裤新鞋，大部分靠母亲
缝制。仅仅纳织七个孩子的新布
鞋，母亲不知要在煤油灯下熬几个
深夜，祖传的小蒲篓里非要纳织满
满一堆才够用。我至今对我小时候
穿姐姐们穿小的旧衣服还记忆犹
新，因为那时同伴常嘲笑我男孩子
穿女装。开始我还在母亲面前委屈
过，后来我索性不怕同伴嘲笑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的棉裤不
知怎么的，裆部没了棉花，只有两
层布，冻得受不了。我找母亲说，
母亲开始忙乱得没理会我，大约
在第二天的晚上，母亲在炕头上
忽然看到我棉裤裆部果然空空
的，哎呀叫了一声，眼角就涌出了
泪花。那天晚上，母亲连夜给我赶

补了棉裤。
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母亲

年年报名到村里的集体孵化鸡场去
收鸡蛋。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是能
手，为村孵化鸡场收鸡蛋也是快
手。收鸡蛋的活不是好做的，要一
村一巷、一家一户地走。附近的村
庄收鸡蛋的人去得勤、收得少，母亲
就到人迹罕至的山村去收，往往一
天下来收获颇丰。母亲不会骑自行
车，一山一坡，一沟一坎，全凭自己
两条腿，一路上还要小心翼翼拐着
几十斤重的鸡蛋篓。那些日子，母
亲每天都是清早我尚在酣睡之中，
就拐着篓离家上路；当入夜我已进
入梦乡，母亲才姗姗而归，所以我整
天很少见到母亲的影子。为了多走
几个村，多走几家，多收一些鸡蛋，
母亲往往是赶到饭时，就啃几口随
身携带的硬棒玉米饼，走到谁家，碰
到好心人还会在人家家里喝几口菜
汤。母亲老了以后，得了久治不愈
的干咳病，医生曾告诉过我，原因跟
母亲年轻时失饭有关。

母亲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正
是我年幼混沌之时，在我成年以
后，母亲很少跟我提及往事。只有
一次，那是父亲去世不久，说起她
和父亲经历的生活苦难，母亲下意
识地摇着头，对我说了一件她一生
忘不了也不爱想的往事。有一年，
生产队安排她们妇女往30多里外
的金城用单轮木车送煤，每车煤
300斤。母亲推一车300斤的煤送
到 30多里外的金城，空着木车回
返，走到朱桥，饿得再也走不动了。
原来，受母亲和奶奶之托给母亲送
饭的那个人走岔了路，无奈的母亲
只好空手进了饭店，四下寻找人家
烩玉米饼子剩下的饭汤喝……

母亲是个贤惠人，老了以后从
不愿意给子女添太多的麻烦。母亲
70多岁的时候犯了腿疼病。开始我
问母亲，母亲总说没事，而背地却疼
得悄悄流泪，后经我们四处求医，终
于痊愈。以后母亲又得了心衰、冠
心病、心脏病，医生对我说，老人要
好好保养，可母亲总是宽慰我说没
事没事的，总怕我为她担心。

父亲去世后，母亲哪个孩子的
家里都不去，坚持一人守着浸满了
她和父亲生活印记的老宅。在我们
姊妹七人为父亲“守七”的日子里，
母亲时常一句话不说，自己孤独地
坐在炕下的太师椅上。一次，母亲
饲养的家猫去蹭偎母亲的裤角，母
亲就用拐捅着家猫，轻声自语道“以
后就剩你和我做伴了”。四姐无意
听到了母亲的呢喃，顿时泪如泉涌，
躲到一旁哭泣。母亲去世后，无人
喂养、无人问津的家猫半年多没有
离开我家那已阒无一人的老宅。

母亲走了，母亲割走了我一块
心，每每想到母亲，我总感觉自己对
母亲有太多太多的愧疚，还有太多
太多的遗憾。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挂在张氏宗祠门口的牌匾


